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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猎广泛，3年出版5本书

虽已年过八旬，但是朱瑞祥
的身子骨依旧十分硬朗。元旦假
期，他与山东部分高校前来求教
的师生从早上8点聊到晚上6点，
四天时间，朱瑞祥只说房间内有
些热，身上倒是没有什么不舒服。

朱瑞祥家住安丘市区一条
小巷内，自从老伴搬去养老院
后，他便独自生活在这间小院
内。走进院子里，窄小的院落和
厦子，两室一厅的小屋，被朱瑞
祥成堆的书和昏暗的灯光填满
了，有些杂乱。

1月3日是晴天，午后的阳光
还算明媚，明亮的厦子间西侧摆
放着一张茶几，朱瑞祥一边张罗
着茶水，一边把记者让在北侧的
沙发上，自己则拿出一个马扎坐
下。朱瑞祥说，平日来家里做客的
人不是很多，除了节假日儿孙辈
来探望以及几个研究方言的朋友
小聚，这间小屋常常只有他一个
人。

朱瑞祥要么在整理资料，要
么坐在电脑前工作，除非被偶尔
响起的电话铃声打断。这些电话
来源不同，目的只有一个：问点事
儿。果不其然，下午3点左右，一个
电话打了进来。“朱老师，我想开
个厂，问问环保方面的问题。”朱
瑞祥拿起手机跟对方聊了10分钟
才把电话撂下。朱瑞祥说，经常有
朋友或者不认识的人打电话来提
问，问的问题不外乎安丘稀有动
植物物种、安丘古老技艺、非遗申
报、方言等问题。

原来朱瑞祥有个外号，叫安
丘“百事通”，他的好友张维荣解
释说，因为朱瑞祥知识面广，大家
有什么问题都喜欢打电话问他，
外号由此而来。安丘“百事通”的
名号并不是空穴来风，2015年到
2018年，朱瑞祥陆续出版了5本书
籍，涵盖安丘常见动植物、民间技
艺、旧式建筑、文化戏曲等多个方
面，这是朱瑞祥20多年的积累。

15年拍了21万张照片

相比好友的夸赞，朱瑞祥对
自己的评价却是“一个地地道道
的农民”。他称自己跟土地打了一
辈子交道。

上世纪90年代，因为村里修
路地被征用，朱瑞祥离开了朝夕
相处30多年的土地，到村办企业

当了一名技术员。为了补贴家用，
闲暇之余，他便到外面打些零工：
建筑工、机械工、钣金工……朱瑞
祥说：“出去打零工时，一般先看
别人怎么弄，自己跟着学。”在朱
瑞祥看来，自己尚算丰厚的知识
储备，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来自这
些琐碎多样的生活经验。

工作之余，朱瑞祥也有自己
的爱好。年轻时，他是一名摄影发
烧友，曾带着用辛辛苦苦积攒的
钱买的胶卷相机走遍了安丘的大
街小巷。从工厂退休后，朱瑞祥将
时间悉数投到自己的爱好上。
2000年，他开始拍摄安丘的动植
物，图库至今已经扩充到21万张。
他还将多年来拍摄的照片整理成
册，出版了一本名为《认识身边的
植物动物》的少儿读物。

朱瑞祥说，出书的初衷来源
于他的生活体验，看到一些孩子
对自己吃的食物是从哪里来的全
然不知，市面上的书籍也很少提
及这一点，他就有了出一本科普
类动植物少儿读物的念头。在书
里，每种动植物的生长过程都用
照片展示得十分清楚：抽芽、开
花、结果，在生活中的应用。朱瑞
祥想通过图片之间的关联，启发
孩子自己提出问题，形成植物保
护的观念。

村里人都知道朱瑞祥的摄影
爱好，有时候下地看到一株没见
过的植物，就用手机给朱瑞祥拍
下来，并告诉他植物所在的位置，
朱瑞祥便会背上相机，前去印证
村民提供的线索。

拍摄过程并不总是十分顺
利，经常会发生一些“小意外”。朱
瑞祥回忆道：“一种植物全部生长
过程的拍摄常常要持续三四年，
有时候某一阶段还没来得及拍，
花已经谢了；有时候植物被人挖
走了或者被羊啃了，也就没法再
拍了。”后来朱瑞祥想出了一个方
法——— 养植物。他想拍摄某一种
植物，就把它挖出来带回家，养在
花盆里，这样就可以“安安心心地
拍”。一次，朱瑞祥在路边发现了
一种野花，回来一查发现是一种
不常见的鬼针草，因为害怕半夜
被别人挖走，他愣是半夜去七八
里路外把草挖了回来。

以前朱瑞祥总是带着老伴一
起拍摄，老伴进养老院后，这种时
光只能成为回忆。虽然已进入耄
耋之年，朱瑞祥对此并不以为意，
他说自己要继续干下去，直到干
不动为止。

7个人的方言小分队

朱瑞祥会干的不仅有拍照，
还有很多技能，如摄影、PS、视频
剪辑、录音、排版都不在话下。尤
其是对于方言的保护，他尤为感
兴趣。

以前走村串县拍摄动植物
时，朱瑞祥总会停一停，找上当地
的两位老人录一段戏曲或者小
调。录制过程中，朱瑞祥发现，如
果这些地方的戏曲不用当地方言
演唱，就失去了本来的魅力，而在
全民提倡学说普通话的年代，方
言仿佛被遗忘。

朱瑞祥认为，老祖宗的东西
要留下来。“现在我的儿子、孙子
都不说方言了，以后如果会说方
言的都去世了，就没人再说方言
了。”朱瑞祥说得很直白，他认为，
如果不加以保护，再过几十年安
丘方言就会消失。“土话（方言）看
起来没用，实际上是地方文化，不
应该让它消失。如果安丘方言消
失了，那么安丘的民谣、小调等文
化也会随之消失。”

1999年，朱瑞祥开始研究安丘
语音类的非遗文化。为了保护方
言，10年间，他经常带着手机到安
丘各个村子里，找一些上了年纪的
人，将他们的方言用“拉呱、唱曲”
等形式记录下来，并且找人约稿，

请他们用安丘方言写文章。
在一次朋友聚会上，朱瑞祥

认识了与自己有相同志向的张维
荣，张维荣退休前曾在政府部门
工作，一直非常重视对方言保护。
两人一拍即合。在张维荣的组织
下，他们成立了一个由七个人组
成的编委会，意图出版一本有关
安丘方言语音的书籍。截至目前，
他们已经收集了有关安丘方言的
四五十篇文章、上千条录音资料。

和山大教授探讨方言

朱瑞祥丰厚的知识储备和方
言资料引起了山东大学文学院教
授岳立静的注意，岳立静教授从
事方言研究多年，负责山东省语
保工程安丘和昌乐方言的收集工
作，曾多次到潍坊进行方言调查，
并与朱瑞祥交流。

2022年元旦假期，在岳立静
教授的组织下，朱瑞祥帮助山东
高校的部分师生进行了安丘方言
的采集工作。假期第二天，朱瑞
祥、张维荣和9名师生围坐一团，
进行方言探讨。并不宽敞的酒店
客房内，桌子上摆满了装订成册
的研究资料以及电脑、相机等录
音录像设备。岳立静和朱瑞祥坐

在学生中间，就某个安丘方言的
词汇展开讨论。

“‘开开’有两个意思，一个意
思是打开一点，另一个意思是‘打
开’。”朱瑞祥向师生们解释，第二
个“开”声调不同，词汇所表达的
意思也不同。当“开开”两个字的
发音全部为一声时，词汇意思为

“打开一点”；当“开开”两个字的
发音分别为一声和轻声时，词汇
意思为“打开”。

整个过程在岳立静教授的组
织下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岳教授
告诉记者，他们正在进行方言调
查，本次调查的主题是安丘传统
农业，来之前自己也没想到，安丘
的传统农业工序如此繁多：浇水，
施底粪、撒粪、耕地……就耕地一
项，又分为开墒、劈墒、耙地等多
个工序。

方言保护工作很不容易，对
于朱瑞祥这种民间爱好者的坚
持，岳立静十分赞赏，她说：“像朱
老师这样的专家，我们还是第一
次见，整理的资料非常详细，问什
么都知道。”调查结束后，朱瑞祥
还将自己整理的相关资料和几本
书籍与岳教授分享。

自己贴钱也要出书

朱瑞祥已经出版了5本书，销
量最高的少儿读物卖了4000册，
他坦言出书并不赚钱。“这些年就
是卖了第一本书，用卖第一本书
的钱出第二本。”朱瑞祥说，用企
业赞助的7万元加上自掏腰包的5
万元，正在编校的《安丘方言语
音》的出版费用就凑够了，这本书
春节前就能出版。

不赚钱，甚至贴钱也要出书，
朱瑞祥似乎有些执念，他自己也
说，就是想留下点东西。

这本书不是终点，接下来朱
瑞祥还想将自己整理的5000多个
安丘常用字的读音出版，内容涵
盖字音字形、繁体字、俗语、词语、
短语等，并给每个字都附上解释。
朱瑞祥说自己不想停下来，除非
干不动了。

1月3日下午，张维荣到朱瑞
祥家中小聚，两个人就一个方言
发音问题又讨论起来。

“看电影。”
“你的舌头不要太硬，看电影

儿。”
“看电影儿”
“对！”
……
两位老人讨论的情景正应了

那句话：“一箪食，一瓢饮，在陋
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研究方言20年，还自学摄影、PS、剪视频

81岁这年，他要出第6本书

朱瑞祥的书在家里堆成了四堆，一堆在院子里，一堆在厦子里，一堆在屋
内门口左侧，一堆在右侧。7000多本书，被土黄色的包装纸和白色封条整理成
一块块规则的长方体。这是他20多年的劳动成果。

朱瑞祥是潍坊安丘人，今年81岁。从66岁那年开始，他自学摄影、PS、录
音、视频剪辑、排版出书，凭着兴趣整理出版了5本书。家乡的方言也是朱瑞祥
多年的研究主题，他将20多年间采集的方言资料整理成册，打算在春节前出
版。

鉴于以往的经验，书的销量不高，也不赚钱，朱瑞祥仍然在坚持，他说：
“想留下点儿东西。”

朱瑞祥在工作中。

朱瑞祥(左二)、张维荣(左三)与山大教授岳立静(左一)在探讨方言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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